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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1万多字的会议记录，真实再现了1926年时重庆
党组织民主生活会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以后共同努力奋斗，
不再闹此资产阶级的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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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匡丽娜

“从前因种种关系，使我不能公开的批
评，报告中央就叫站在团体外说话吗？”

“信中有许多意气话、惊叹号，甚至说我
拿一百元就跑了……是否属实，请同志们证
明好了！”

1926年4月15日，山城重庆，一场民主
生活会严肃地进行着。

会上，两位重庆党、团领导人开门见山，
指出了对方的种种不是。

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他们两人之间究
竟有什么隔阂？结果怎样？这些问题的答案
都记录在一份档案里。

3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在重庆市地方
史研究会会长周勇的办公室里，看到了这份
弥足珍贵的档案资料。

事出有因
一封写给党中央的信

这是重庆党组织历史上第一份原汁原味
的民主生活会记录，全文1万多字，毛笔书
写，字迹飘逸俊秀，详细记录了1926年4月
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两个领导集
体联合召开的民主生活会情况。

“它是我们党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不断
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的生动写照。”
周勇说。

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这还得从一封信
讲起。

1925年12月，在重庆的中共党员杨洵给
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重庆党、团
组织存在若干问题，包括“指导非人，同志无
理论上的训练，团体个人化，行动浅薄而浮
嚣”“乱闹学潮”等，甚至还指责了重庆的部分
同志和工作。

当时杨洵33岁，是1922年在法国勤工
俭学时就入党的“老党员”，曾出席过旅欧共
青团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1925
年7月，杨洵按照党中央的安排返回重庆，在
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工作。

然而不到半年，他却感到种种不适：重庆
团组织领导人童庸生个性较强，自己关心刊
登中法大学招生广告的事情，童庸生居然有
怀疑之意；童庸生还一再插手中法大学教职
员事务，有“捣乱”之嫌；除童庸生外，团地委
其他同志也常常不采纳自己的意见，又要求
自己不能只关心中法大学事务……如此种
种，让杨洵如鲠在喉，于是他给党中央写了这
封信。

接到来信，党中央对杨洵所反映的情况
十分重视。适逢杨闇公、童庸生结束了在广
州的会议来到上海，党中央即与杨闇公、童庸
生二人谈话，了解相关问题。

从党中央领导口中得知内部团结出了问
题，受到了“重庆显然有两派的现象”的严肃
批评，杨闇公、童庸生尴尬不已。

身处斗争险境，肩负革命重任，内部的分
裂很可能导致党、团组织工作难以开展。此
前的类似教训告诉他们，如果矛盾得不到解
决，就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中央决定，让杨闇公、童庸生回去后，召

开一次会议，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团结一致
向前进。

开门见山
杨、童两人分别陈述事由

回到重庆以后，在深入了解情况的基础
上，1926年4月15日，杨闇公主持召开了这
次民主生活会。

出席会议的有矛盾双方的童庸生、杨洵；
还有冉钧、刘成辉、喻凌翔、程秉渊、张昔仇、
李嘉仲、吴鸿逊。会议由吴鸿逊记录。

“其实，杨闇公与童庸生、杨洵都有深厚
的革命友谊。”周勇解释，童庸生是四川早期
的党员之一，是成都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杨
洵留法归来，是老党员。正因如此，杨闇公认
为更需要讲党性、讲原则、讲大局、讲纪律。

会议一开始，杨闇公便开宗明义地提出，
开会是党团中央的要求，要直截了当，严肃认
真，“我们仅可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
说出来，请各位加以批评，以免因一点小事，
妨碍团体工作的进行。”

之后，杨洵和童庸生分别陈述事由。
杨洵从与童庸生的隔阂说起，一共十条，

历数童庸生的种种不是，称“今夜所有的话都
挑出来了”。

他称，与童庸生隔阂的起点是团组织决
定学校（指中法学校）要登广告，“而隔了一天
多，还不见登出，故写信去问庸生，因他在负
责办理此事。庸生回信极长，大意说：我不愿

与之合作……叫我多读唯物史观，故我心内
很不了然……”

此外，杨洵还谈到了“撤销贩卖部”等事
情，同时对党中央批评自己“不工作，在团体
外说话，以后要负一部分实际工作”，表示一
时难以接受。

接下来，童庸生针对杨洵的十条意见，逐
条陈述相关情况，仍然表现出对杨洵的不满
和批评。

例如，童庸生指出，“当闇公和我要赴广
东以前，地委曾决定书记由你代理，先对你说
了三次你都不答应，后地委才决定净吾同志
代理……请你任教育宣传委员，而你始终莫
有出过一回席……”

互相批评
消除了二人的矛盾和心结

两人各执一端，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杨闇公要求参加会议的

同志就两人的陈述发表意见，尤其是对事实
的认定，或者作事实的补充，然后对二人做诚
恳的批评。”周勇说。

于是，知晓情况的张昔仇、喻凌翔作了系
统的发言，冉钧补充了若干事实。

杨闇公提醒与会同志：“现在还有补充的
莫有？如莫有了请批评。”

刘成辉首先发言。他没有纠缠具体的事
实，而是从党员所需要具备的素质出发，批评
了童庸生态度不好，杨洵“有高等党员的气
概”“不信任团体”等错误，让两人心服口服，

“童、杨对刘同志批评接受”。
继而程秉渊从组织原则的角度，批评童

庸生“有左倾幼稚病”；批评杨洵把对同志个
人的意见上升为对组织的意见，“以至于生出
许多误会来，全是不明了团体和个人关系而

发生的。”“童、杨接受”。
接着，李嘉仲、张昔仇、喻凌翔、冉钧相继

对二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二人均表示接受
批评。由于批评注重政治，没有纠缠事实，入
情入理，杨洵表示，“如能像今夜这样开会，说
明则不致发生那些误会了。”

随后，杨闇公又要求两人互相批评。杨
洵表示，“庸生同志平时态度不好，望改正。”
童庸生表示，“（杨洵）小资产阶级心理太甚，
个性太强”，“并有选择工作的毛病”，“以后希
望注意改正”。

杨闇公主持会议时，始终不偏不倚，从
未打断任何一人的发言。当所有人发言完
毕，他客观总结了童、杨二人的缺点并进行
批评，并严肃强调：“我们的团体是统一的，
我们的同志时时刻刻都应维护团体的统
一，不应因一点误会而离开团体去说话，表
现分裂的毛病。这是我们同志应该注意
的。团体不是私人能把持的，决不是个人
化的，是要团体化的。”最后，他希望童、杨
两人“以后共同努力奋斗，不再闹此资产阶
级的意气”。

矛盾化解
四川地区一跃而成全国革命形势

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

经历此次会议，童、杨二人化解了矛盾，
放下了包袱。童庸生始终战斗在四川革命斗
争的最前线，后于1930年牺牲；杨洵一直发
挥理论功底深厚的特长，一边搞宣传，一边做
统战工作，1949年12月7日牺牲在国民党的
屠刀下。

“而经过这次批评会，四川党团组织更加
团结、更富战斗力。四川地区一跃而成全国
革命形势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周勇介绍，

1926年9月，中共中央对中共重庆地方执行
委员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川省现时
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
的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以史为鉴
仍有振聋发聩、直抵心灵的能量

“1926年4月15日举行的民主生活会的
会议地点没有明确记载。但依据当时的情况
分析，可能就在杨闇公的家里。”周勇说。

3月12日，记者从长江索道一旁的阶梯
拾级而上，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了一幢古朴庄
严的三层小楼。这里便是中国共产党重庆地
方执行委员会旧址——杨闇公同志的旧居。
因为正在闭馆修缮，记者未能进去参观。

周勇说：“这次会议堪称中共民主生活会
的经典案例。”他解释，从这份民主生活会记
录可以看出，党中央对解决重庆组织内部的
矛盾有明确的指示；会前杨闇公对童、杨有谈
话沟通；会中程序规范，发言充分，尊重事实，
不纠缠枝节问题，而着重于党的原则和政治
的高度，尤其是主持者公正严明，总结一针见
血。

周勇告诉记者，“这份民主生活会记录是
我们迄今所见到的时间最早、内容最为详细
的、最原汁原味的党内民主生活会记录。”他
是1991年在编纂杨闇公档案文献时第一次
读到这份档案的。

“那时，我正在杨闇公的家乡潼南县委工
作，那种‘赤裸裸’的批评给我当好县委副书
记上了最为生动的一课，至今仍有振聋发聩、
直抵心灵的能量。”周勇说，重读这份记录，对
我们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确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开好各级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大有裨益。

□本报记者 赵迎昭

“走在这条石板路上，我总有一种回家的
感觉。”3月16日，红岩村景区春雨如烟，植被
生机盎然，走在充满历史沧桑感的石板路上，

“95后”讲解员王佩雯说。
这位从事讲解工作的年轻人，是“红岩女

杰”饶国模后人。“我的奶奶叫夏丹霞，是饶国
模的外孙女。”王佩雯说，他的亲叔叔王朝辉
已经在红岩村景区做了23年文物管理员，两
人虽然没见过饶国模，但听了奶奶的讲述，他
们自幼就对饶国模十分敬仰。

饶国模，1895年出生于重庆大足一个书
香门第，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的
胞妹，1960年在北京病逝。1985年，邓颖超
回到曾生活和战斗过的红岩村，在饶国模墓
前凭吊时说：“没有饶国模，我们哪来的红岩
呦。”

饶国模是一位怎样的革命女性？重庆日
报记者跟随王朝辉和王佩雯，来到位于红岩

村景区的饶国模故居寻找答案。
饶国模故居是一座砖木结构小红楼，

建于1930年。“饶国模是一位令人敬佩的
独立女性。”王佩雯介绍，1922年，饶国模
随丈夫来到重庆，因不愿在家享清福，于是
和朋友创办三友实业社。后来，饶国模买
下郊外红岩嘴（1945 年改名为红岩村）的土
地开办大有农场，1930年在农场中央建成
这座小楼。

1939年春，日军对重庆狂轰滥炸。为确
保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
正常运行，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派饶国
模儿女，动员其母亲同意共产党在农场修建
公开办事机构。饶国模欣然答应。她说：“共
产党都找到了自己门前，岂有不欢迎之理。”

就这样，饶国模垫支费用，积极经办楼房
修建事宜，使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
庆办事处在危难时刻得以安身立足，并在红
岩村坚持了8年。

1948年，在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受破

坏最惨重之际，饶国模毅然加入中国共
产党。“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1950年
7月1日，饶国模将红岩村的土地、
房屋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王佩
雯说。

在故居底楼正在举办的“红
岩女杰饶国模生平事迹展览”中，
记者看到了一件格外醒目的展
品，它就是饶国模捐献土地、房
屋的红绸信。饶国模在红绸上
写到：“……特将重庆市红岩村
内房屋两大栋，果园一幅，连
同地皮一千方丈敬献我人民
政府……”王佩雯说，她每次讲
到这里时，都会引得观众赞叹：

“这位老太太真了不起！”
“每年都有众多游客来到红

岩村参观，开展研学实践、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和党性教育，我感
到十分骄傲。”王佩雯说，她和叔
叔将继续讲好红岩故事，让红岩
精神代代相传。

“红岩女杰”饶国模后人

坚守红岩村 宣讲红岩故事

四川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吴玉章（左一）、杨闇公（右一）、童庸生（左二）。
记者 郑宇 翻拍 1926年4月，杨闇公组织重庆党团有关负责人召开民主生活会记录。 （周勇供图）

3月16日，红岩村景区饶国模故居，王佩
雯在讲解“红岩女杰”饶国模生平事迹。

（受访者供图）


